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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施院生

第 37 名、第 38 名！吴荣坤手中的遗体

捐赠志愿者花名册里又多了两人。像往常

一样，他一笔一划地在姓名、性别、出生年

月等栏目里认真填好信息，3 页纸的表格快

填满了，他相信，这个表格还会继续延长。

吴荣坤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邮电新

村小区红十字爱心社的“社长”。从 2001 年

到现在，20 年的时间里，小区里已有 38 名老

人办理了遗体（器官）捐献的申请登记手续，

其中 4 人已经实现了遗体捐献承诺。

安徽省红十字会安徽医科大学遗体捐

献接受站副站长付杰从事遗体捐献工作 30

多年，据他介绍，对于一个常驻人口约 2100

人的小区来说，这样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吴荣坤心里则十分清楚，这个结果看起

来在情理之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外公外婆和爸爸都是好样的”

2002 年，原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吴朗

去世。他在实现遗体捐献承诺的同时，也成

为邮电新村小区里的第一个遗体捐献者。

去世前一年，病房里的吴朗决定捐献遗

体，家人都很尊重，“我们一家都是党员，没人

反对。”在吴朗的老伴马毅兴看来，这是一个

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算清楚的“明白账”，“火化

了不也是消失不见了？捐出来还有点用处”。

吴朗的遗体捐献，现场没有隆重的追悼

会，只有病房里简短的告别仪式。马毅兴

说：“就像滴进生活里的一滴水，一丝涟漪也

没留下。”因为，当年遗体捐献太过“前卫”，

大家心照不宣地没有张扬，谁也没有想到，

这是一场“集体遗体捐献”的开始。

2006 年，马毅兴签字申报了遗体捐献。

“光荣嘛。”每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她都这样

回答。受吴朗夫妇的影响，远在北京工作的

女婿，也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外孙女

经常说：“外公外婆和爸爸都是好样的！”

吴荣坤是和马毅兴在同一天登记捐献

的。吴朗去世后，马毅兴找到邻居吴荣坤提

及，吴荣坤也有捐献的念头，便一起前往安

医大接受站打听情况。“我们都受吴朗的影

响，我向他学习。”吴荣坤说，工作时的吴朗

是他的领导，但没有架子，有苦累的活儿往

往带头上。

2013 年，邮电新村小区红十字爱心社正

式成立后，吴荣坤担任小区遗体捐献联系

人，被老人们尊称为“社长”。吴荣坤的老伴

汪桂兰退休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明白遗

体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不仅自己申请捐献，

还发动很多同学加入进来。在他们的印象

中，2012 年以后，小区里捐献的人开始多了

起来，而遗体捐献也逐渐被更多人谈论。

“正视生死，没什么可怕的”

陈清秀和老伴朱秀芳，在 2009 年签字

申请捐献。2013 年陈清秀去世，实现捐献承

诺，但这却为老伴招来一些闲言碎语。

小区里有人议论朱秀芳“太狠心”，怎么

舍得捐献老伴遗体，她假装没听到。她曾一

步不离地在医院陪伴老伴一年多，当时老伴

几乎没有意识无法进食。医生劝朱秀芳放

弃，但她坚持给老伴注射流食，吸痰，两小时

翻身，伺候排泄，一直到最后。虽然两个女

儿也经常过来，但她既心疼老伴也心疼女

儿。“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有一堆事”。

陈清秀晚年患上老年痴呆。两个女儿

一再劝说不要捐献遗体，甚至让步说同意捐

献眼角膜。“我没同意，研究老年痴呆患者大

脑出了什么问题，只捐眼角膜没法研究大脑

啊。”朱秀芳也理解女儿们，“谁会看着父母

捐献而无动于衷呢？”最终，女儿们同意了。

登记捐献的老人们，大都有和朱秀芳类

似经历。邻居的议论、亲人的反对，一度让

他们只敢私下讨论。

吴荣坤见证了遗体捐献从“偷偷摸摸”

到“光明正大”变化的过程，“有人不想捐，

也有人想捐不知道怎么捐”。为了便于让

人知晓这件事，他设计了宣传单，张贴在宣

传栏里。

今年 81 岁的张润芳年轻时就患有心脏

病，44 岁安了心脏起搏器。她是捐献的坚

定支持者，“如果对我的身体进行研究，让心

脏病患者少受罪，那就算我做了贡献。”67

岁的叶伟真考虑除了捐献遗体，还要捐眼角

膜。“小孙女哭着问我，为什么奶奶要把眼睛

给别人。我哄孙女，奶奶去世后才捐，你看

奶奶眼睛这么亮，能救好多人。”

今年 92 岁的周凤翼是邮电新村小区爱

心社成员里年龄最大的，他说：“如果能正视

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

从1个到11个：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了

安医大接受站于 2002 年 12 月 25 日成

立，在那之前，付杰一直在从事遗体捐赠相

关工作。他见证了遗体捐献“从无人问津到

每年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增长的变化”。

“类似邮电新村小区这样的红十字爱心

社在安徽已经有了 11 个。邮电新村小区是

第 7 家，也是捐献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区。”付

杰说，关键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

了。”有的人捐献是为了“给国家省土地”“给

医疗事业做贡献”，有的人是为了“不给子女

添麻烦”，还有的老人填表后如释重负，感觉

“身后事”安排好了，心情轻松很多。

如今，安徽全省每年遗体捐献在 100 例

左右，安医大接受站实现接受捐献约在 60

例。2012 年以后，青年人捐献的比例在上

升。合肥市大蜀山文化陵园内有一块专门

为全省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者设立的纪念

碑林。纪念碑林里有一个塑像，红色大理石

中镂空出男人和女人的身形，从塑像镂空处

看过去，透明人形后边就是填满捐献者名字

的石碑。石碑展开几页，上面的姓名密密麻

麻，排列整齐。

安徽医科大学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这

里祭奠。在每年的开学典礼上，学校都会特

别强调，师生在解剖课上要向大体老师三鞠

躬。“现在流程要完善得多，相关手续要求也

更规范。”付杰说，“随着思想观念改变，我相

信未来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

“你看奶奶眼睛这么亮，能救好多人”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徐健辉

“就像你永远都不可能叫‘爸爸’一样，我

知道，你永远都不可能去读这封信，但是在我

心里，我还是有很多的话想和你说，希望你能

记得这 12 年来我们一起奔跑的日子，记得

这些日子里的痛苦、挣扎和快乐”。

这封信，是来自浙江金华的快递员罗书

坚写给自己儿子小柏的。从 2015 年杭州马

拉松开始，他推着脑瘫的儿子全国各地参加

了 52场比赛，成为赛场上的一道风景。“每天

早上，我帮小柏起床，喂他早饭；每天晚上，我

回家，小柏都会扑到我怀里”。

“他是个特别的孩子”

“小柏，他是个特别的孩子。”每次谈起小

柏，罗书坚的眼中总会闪烁着同样的光芒。

小柏刚出生就患上严重的缺血缺氧性脑病，6

个多月被确诊为脑瘫。2 岁半时，原本就智

力停滞带有自闭倾向的小柏开始癫痫，每天

都会摔倒十几次，最终被确诊为“LGS 综合

征”，这也是儿童癫痫中最难控制的一种。

“小柏不断加重的病情，让我感到过压抑

和难受，但转机也很快到了眼前。在公益机构

的帮助下，我带他见到了权威专家，使用对方

推荐的进口药物，小柏真的好起来了”。在癫

痫症控制之后，罗书坚踏上推着儿子跑马拉松

的传奇之路。从 2015年杭州马拉松开始，半

马、全马、铁人三项，小柏爸爸带着小柏向一个

又一个普通人看起来不可能的距离冲刺。

“没有小柏，我没有自信站到跑道上，我

发现我推着他跑得越多越快，他的笑容越开

心”。小柏近年来因为耐药性关系，癫痫症

又有发作，罗书坚除了拼尽全力工作，赚足

更多费用来求医问药，就是带着儿子走出家

门，多看看多驻足。走进罗书坚的家里，所

有桌角都被包上了海绵，还有专门的小护栏

围出一片天地。这一切都是罗书坚和爱人

精心设计的，为了让小柏在家里少些磕碰，

玩得更自在。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奔跑

很多医生都告诉过罗书坚，要做好心理

准备，小柏的病太特殊，他可能只能停留在一

岁多的智商和认知状况，他在 10岁后就可能

不认识父母。可是，小柏 12岁了。罗书坚和

爱人每次回家，都能看到那个满脸微笑，扑到

他怀里的孩子，他觉得，这也算跑步带来的小

奇迹。

为了生活，每天罗书坚都要送出 100 多

件快递，还要为孩子的医疗费、生活费精打细

算。有朋友和罗书坚打趣，大小也是个网络

名人了，靠名气就能赚钱了，何必那么累。

罗书坚却执拗地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应

该献给公益。“我不仅仅是小柏的爸爸，我那

点影响力应该全部献给星星的孩子们。至于

生活，靠我和爱人打拼，还能过下去。”

从 2016年开始，“小柏爸爸”参加在金华

组织的自闭症儿童公益活动，这一坚持就是

5 年。“4 月 2 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我带着孩

子们跑过湖海塘公园，看过兰溪的美景，跑过

北山的鹿女湖，进过美丽的小学校园”。

今年暑假，闲不住的罗书坚又开设了公

益跑团，每天他带着小女儿，陪着 10 多名孩

子一起在清晨奔跑，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

加入了进来。“有的是看了我的朋友圈，有的

是听了我女儿的讲述，反正跑的孩子越来越

多，我就干脆成立一个跑团，带着孩子们一

起跑”。

下半年，罗书坚计划继续报名参加马拉

松，只要小柏身体允许，他会继续推着 12 岁

的小柏逆风飞奔。罗书坚还计划明年继续组

织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他说不知道自己

能坚持多久，只是希望能看到更多星星的孩

子的笑容，让更多人理解和关爱他们。

快递员罗书坚推着脑瘫的儿子跑了 52 场马拉松比赛

逆风的人生，我推着你飞奔

南京撞响和平大钟

纪念抗战胜利76周年

民 声G

罗筱晓

近日，已去世近5年的艺人乔任梁的名字又出现在了

社交平台热搜榜上，但却是以一种让人既意外又心酸的方

式——他的父母很长时间里都在遭受网络暴力。

2019年，乔任梁的父母开通了短视频账号，一方面分

享自制的美食视频，一方面为儿子生前创立的品牌做一

些宣传。可就是这样一种没招谁惹谁的举动，却引来了

少数网友的言语攻击。有人挖苦他们的外形，有人怀疑

他们的动机，还有人质问他们“儿子都没了，怎么还笑得

出来”。

如果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但凡是个正常人，应该很难对

两位素未谋面的失独老人说出如此恶毒的话。然而，因为

有了网线和屏幕的庇护，某些人将“自由评论”曲解为“放肆

评论”乃至“恶意评论”，网络暴力由此产生。

凡是我不喜欢的就是不该存在的，凡是“我觉得”的就

是“真实的”，网络暴力是互联网戾气的一种集中体现方式，

乔任梁的父母只是这种无形暴力的诸多受害者之一。留日

学生江歌被害后，坚持为她讨要说法的母亲江秋莲长期遭

到网友言语攻击；2018年，四川一位女医生与两位未成年人

发生冲突后遭“人肉搜索”和网友谩骂，因不堪压力服药自

尽。讽刺的是，随后，网友又调转矛头对未成年人及其家长

展开了攻击。

网暴，就像一把藏在暗处并且装了消音器的枪，施暴者

每敲击一次键盘，枪里就射出一颗子弹。这些子弹方向随

机，站在明处的被施暴者，防不胜防，无处可躲，甚至可能被

一击致命。

没收网暴的子弹，是营造健康网络环境的关键步骤之

一。有大V在刷到对乔任梁父母的恶评后，专门制作了一

条视频为他们打抱不平。乔任梁生前的粉丝则早早自发成

立了“黑粉巡逻队”，在乔爸乔妈视频的评论区里回怼恶

评。几天前，乔爸乔妈也做出回应，感谢善良的网友，并表

示不会因为少数刺耳的声音放弃正在做的事情。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对网络暴力行为的处罚

正日趋严厉。今年4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宣

判，两名被告犯造谣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8月，

四川“女医生遭网暴自杀”案宣判，3名被告以侮辱罪分别被

判刑。

当代社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人们都可以表达喜恶

和不同观点，但这种表达需要建立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和符

合公序良俗的基础上。网络不应也不能成为滋生言语暴力

的温床，“黑粉巡逻队”也好，越来越多的案例也罢，都在警

示少数习惯了不问青红皂白随意在互联网宣泄情绪的人：

不管在哪儿，自己说的话，都是要负责的。

网上网下，自己
说的话都要负责的

医学界将捐赠者的遗体称为“大体老

师”。通过解剖大体老师，医学生们第一次

划开了人体皮肤，第一次分离神经，第一次

看到血管和骨骼的模样。

沉默的大体老师不仅为这些未来的医

生们上了临床课，也上了一堂生命课，诠释

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每一位“大体

老师”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有一

个值得尊敬的家庭。

事实上，尽管遗体捐赠者逐渐增加，但

相对于医学教学和科研来说依然有限，国

内许多医学院是十几名医生用一具遗体，

窘迫的院校只能老师解剖学生看，而理想

状态则是 4到 6人一组，有的医学院甚至需

要购买遗体标准或模型才能完成解剖课，。

社会尊重每一位逝者及其家属的选

择。不过，人生一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化为一缕青烟。在有限的生命结束之后，

再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也不失为

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编者按

9月3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撞响和平大钟。
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后代、师生代表、媒体代表等12人参加撞钟仪式，大钟撞响13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我在高风险地区当志愿者”
本报记者 周怿 本报通讯员 丁大雷

“我在高风险地区当志愿者。”从 8 月 17
日到 9 月 3 日，中石化经纬华东录井分公司

员工章黎腾已经为所在居民小区志愿服务

了 18天。

章黎腾所在的小区位于江苏扬州的市

中心，隔壁小区就有确诊患者，因此这片地

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他的工作内容主要

有三，一是在小区居民群里及时发布信息、

宣传疫情防控要领、解答居民疑问，二是每

天下午定时在小区门口执勤，严控居民出

入，三是每天 3 次分发派送居民订购的生活

物资。

章黎腾每天出门“全副武装”，手套、口

罩、面罩一样不少。8月的扬州，正是暑热时

节。分发生活物资是最累的事，小区六七百

人一天的吃喝，几百件物资全靠志愿者肩扛

手提车推，一件件要分派清楚、运送到户。

“大部分的居民还好，很多事情手机群

里就能顺畅沟通。上年纪的老人不太会用

智能手机，就必须点对点服务。张阿姨就是

这样。”章黎腾说。张阿姨是独居，孩子不在

身边。他每天询问张阿姨需要些什么，在网

上订购。

物资到了后，他运到一楼电梯口就给张

阿姨打电话，通知她在电梯旁等着拿取，直

至确认收到。张阿姨每次在电话里都不住

地说谢谢，这让章黎腾觉得当志愿者“值

了”！看着疫情一天天缓解好转，他感到曙

光就在眼前。

大自然里的“第一课”
在位于广东的观音山，孩子们在自然课堂中开启新学期

“第一课”。孩子们走进森林，通过与森林生态环境零距离接
触，认知各种动植物，感受“地球之肺”的作用，有助于提升环
保意识。 张毅 摄

书洋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
近日，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福建省“十三五”重点建

设项目——漳武高速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书洋特大桥主桥提
前 20天安全顺利合龙，该桥是全线首座合龙的最大跨度桥
梁。漳武高速建成通车后，往返于永定土楼、南靖土楼及云水
谣古镇等景区，将缩短约1个小时的车程。 许鹏健 谢威摄

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7万多只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可可西里管理处获悉，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已结束，共记录到

3874 只藏羚羊进入可可西里产崽，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 7 万

多只。

可可西里，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600 米以

上，被誉为“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藏羚羊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在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及青海三

江源和可可西里保护区内。上世纪 80年代，藏羚羊在可可西

里遭到大规模盗猎，数量从 20万只锐减到不足 2万只。目前，

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到 7万

多只，保护等级也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安徽合肥蜀山区一小区 38位老人志愿捐献遗体——


